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儿子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穿上立刻足

下生辉，整个人也显得更阳光、更朝气蓬勃。
我提醒他：白鞋好看，却难穿，那种优雅

是需要一些东西来约束的。
儿子不在意地说：“不就是穿的时候注意

保持整洁吗？我多注意些，脏了就洗洗。”
我笑笑说：“你先嘚瑟吧。”
还不错，穿了一星期后，那双鞋才有些泥

水、汗渍，儿子已经到了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的
年龄，对穿着已讲究起来。周日，他把鞋刷得
干干净净，放在阳台上晾晒。我说：“干得不
错，小伙子，值得表扬。”他说：“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两三天过去了，儿子晚上放学，到阳台上
去拿鞋，准备第二天早上上学时换上。只听他
一声惊呼：“谁给我鞋上弄上脏东西了？”儿子
拿着鞋指给我看，只见洁白的鞋面上，一些黑
黄印渍沿着鞋帮爬得满鞋都是。我说：“没人
动你的鞋。”“那我明明刷得干干净净，怎么会
这样呢？”我呵呵一笑说：“我不是给你说过
吗？白鞋好看难穿，这下你明白了吧？不止是
穿在脚上时要爱惜它的白，还要在洗刷时讲究
方法，清洁的保持有那么容易吗？”

白鞋穿了容易变黄，除了穿着时容易沾上
一些污渍难以清洗外，鞋脏后即使洗刷得干干
净净，但因为洗衣粉中的化学成分残留和水中
少许铁锈的残留，在晾晒过程中与太阳光发生
反应也会导致鞋子发黄变黑。对儿子说完这
些，我又让他上网百度刷白鞋的方法。洗刷干
净后，让他用白牙膏细细刷上一遍，再用卫生
纸把鞋包严实，然后放在通风避荫处自然晾
干。鞋子干后，果然是洁白如新。

通过这件事，我告诉儿子：其实穿鞋如做
人，一双白鞋穿在脚上，想保持它的白，一定
比穿其他颜色的鞋多注意些，要绕开污泥水
坑、防止脏物沾染、出汗时注意晾晒、及时用
干刷子刷掉灰土等，洗时还要注意洗涤剂的选
择、冲刷彻底、不在阳光下暴晒、用卫生纸包
裹等，做到了这些，才能把一双白鞋穿得优雅
漂亮。

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做一个温润如玉的
君子，岂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穿鞋走路要避
开泥污，为人也要洁身自好、保持品性，孔子
云“君子和而不同”，即使身处喧嚣浑浊，争
执纷斗，君子讲的是修身养性、和谐而不同流
合污，此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把鞋在阳光下暴晒反而发黄变黑，为人
也须低调谦虚，不张扬，常常“三省吾身”，
方能不断进步。道德经中说“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
病，以其不病 ”，之所以圣人被认为是圣人，
就是因为圣人常反省自己，认为自己有很多毛
病需要改正；那些骄傲炫耀，认为老子完美到
天下第一的人，反而一身毛病。

儿子今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希望他穿一双
洁白干净的鞋，做一个品行如一、谦逊和善的
君子，干干净净启程，踏上新的人生征途。

白鞋之悟

■王曼睿
自开春，还没好好瞧过春姑娘的作品，应

该已经勾勒出轮廓了吧？趁着周末闲暇，索性
出去走走，也好专心致志瞧一瞧春色几分。

才出门，便看到门口大树旁，有一大簇迎
春花，金灿灿一片，开得随性、自然，充满勃
勃生机。在微醺的春风里，就那样笑着，将自
己的美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有一种乡野的静
气，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那优雅之感似游
丝，在心头挥之不去，让我既惊羡又感动。

因为它的开放，才能够让人们感到这样温
暖、尽然的春意。

心中不禁欢乐无比，带着满怀的好心情，
我继续走着。猛然发现一株含羞草，真令人意
想不到。叶子上残留着昨夜的露珠，晶莹剔
透。那闪闪烁烁的光晃了我的眼。小小的叶
子，看起来那么薄弱，我忍不住伸出手轻轻一
碰，它便机敏地合拢起来，无限娇羞似的，实
则还是惜命，我在心里悄悄想着，笑了。

进入沙澧河风景区，老远就望见粉红一
片，脚下便生了风，兴奋地飞奔过去。到时，
还未来得及喘息，我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来是一片桃林。桃树上皆是绽开的桃花
和将开未开的花骨朵。中间紫红，边缘至花瓣
是粉白。有一棵全然开放了，开得惊心动魄，
轰轰烈烈，饱满、惊艳。这每一朵的前世，定
都是美人儿，今世才能幻化如此吧？

我惊讶于它的堂皇，更慌乱于这美丽的无
以言表。刹那间，我仿佛隔绝了外界的繁华喧
嚣，只全身醉心于这美丽。我多么希望它们永

远不会枯萎。我不停拍着照片，希望能长久定
格美丽。虽然我知道，它终会凋零，再看时，
也只能在回忆里想象一下罢了。

我用心感受着，桃花所散发出的默言。心
中有个声音跟着附和：“融入吧，大自然的美是
无限的！”真是越看越觉得美丽，连花朵开的姿
势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天渐渐阴了，太阳挪移到了云层的后面，
眼看着要下雨，我才依依不舍回了家。

雨还是来了，越下越大。坐在客厅的长沙
发上，看着窗外的狂风暴雨，想着：这便是大
自然在给予万物美丽时，所附加的考验吧？愿
所有花草树木，都能顽强生长；愿大自然永远
美丽下去！

温室中养尊处优的花朵，固然美丽，却经
不起外面风雨的敲打；经历重重考验的野花，
反而能活得生机勃勃。这是大自然的哲理，更
是给我们人类安身立命的一种启示。

岁月静好，在光阴的深处，愿每个人都带
着一份坚韧，活着。

沙澧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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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吴阿富骂道：“投降就不死了？奶奶的，你
这个熊包！”

麻脸却不顾吴阿富的叫骂，只管从他的身后
冲了出来，朝着正在包扎伤口的陈福“扑通”一
声跪倒：“我的亲爷爷，我投降，我再也不当土
匪了，我都是被他逼的呀！”

已经杀红了眼的吴阿富不等他再说下去上前
就是一刀，麻脸抽搐着倒在了陈福的面前，喷出
的鲜血溅到了陈福的脸上。

陈福抹了一把脸，大吼一声举刀朝着吴阿富
劈了下去。

一声惨叫过后，生命戛然而止。
大山被黑暗吞噬了。然而，从大科坎至穹庄

的山路上，一队官兵却在无声地狂奔。
“快！快！”刘敖闷声在马上指挥着官兵匆

匆行进。
与此同时，陈星聚在山坡上用望远镜紧紧地

盯着山下的穹庄。
他看到原由土匪控制的院子里终于亮起了火

把，紧皱的眉头有些舒展了：“福儿得手了！哈
哈……”

乐文祥近前道：“大人，我们？”
陈星聚道：“别急，告诉大家养足精神，一

会就该你们撒欢儿了。看看，那边福儿在干什
么？”说着，他把手中的望远镜递了过来。

乐文祥从望远镜里看到，村口的一棵大树下
燃烧着几支火把，陈福指挥着几个捕快把吴阿富
的尸体吊在了大树上。

黑暗中陈福的声音传得很远：“就这么吊
着，让那些土匪看看，这就是祸害老百姓的下
场！”

早已悄悄赶到并在树丛中藏着观察村中动静
的吴阿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随着两滴泪水滚
落，他霍地跳起就要往村里冲出，然而，他还未
起步，却被身边的丘阿朗一把拉了下来。

丘阿朗压低了声音道：“大当家的，当心有
埋伏！”

吴阿来奋力挣脱丘阿朗的拉扯大吼：“老子
不管，弟兄们，随我杀，谁除掉杀老二的凶手谁
就是大科坎的二当家的，给我杀！”随着叫声，
他像一头饿狼一样朝着村里冲了出去。

“杀……”随着一片火把燃起，土匪们也都
随着冲出了。

听到动静，乐文祥急忙来到陈星聚的身边

道：“大人，土匪果然听您的指挥，他们进村
了，咱们动手吧？”

陈星聚却像没事人般动也不动：“不急，让
他们进去，反正村里已经空了，谅他们也祸害不
到哪儿去！现在我们需要等刘大人那边的情
况……”

没等他话说完，徐芬匆匆过来禀道：“禀大
人，中、七两村的人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停当，就
等您的号令了！”

“呵？”陈星聚霍地站起道：“这个时辰刘大
人那里应该得手了，咱不等了，乐军门听令！”

乐文祥应道：“在！”
“派出火枪封锁通向山上的要道，不能让一

个土匪再跑回山上！剩下的人兵分两路，我带一
路从村西进村，其他由你带着绕到村东杀进村
里，咱们来个两面夹击，争取把他们一举全歼在
村里！”陈星聚此刻宛如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般
威严传令。

乐文祥应声带起一队官兵离去。
陈星聚又回身对徐芬道：“徐大人！快派人

告知中、七两村的山胞，我这里一打响，让他们
分头杀进村里，并留人守住各条路口，绝不能让
土匪分散跑了！”

看徐芬应声离去，陈星聚呼地从腰里拔出剑
喝道：“弟兄们，土匪已经被包围在村里了，现
在听我号令，杀进村去，绝不能再让他们跑掉！
随我杀！”

“杀！”一阵喊杀声震耳欲聋，千百支火把
也同时在四面八方亮起，手持各种武器的官兵、
山胞、衙役、捕快同时在陈星聚的带领下向着村
里杀去。

火把在村庄的四周燃烧，呐喊声在亮如白昼
的夜空中激荡。一条条流动的火龙从四面八方向
着村庄涌动。

枪声四起，杀声震天，火光把天空映得如同
白昼，刀枪相交的声音和土匪的惨叫声搅在一

起，本来静谧的山村一下子像烧滚的海水一样沸
腾了。

吴阿来和他的人马被挤进了村庄，四处传来
的喊杀声让他心惊肉跳，这个曾经杀人如麻的悍
匪，此刻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到来，但他还是
不甘心面对已经陷入绝境的现实。看到身边有人
不断倒地，并发出刺耳的惨叫，弥漫的血腥刺激
得他野性大发。他已经杀红了眼，一手提刀，一
手拿枪朝着自己的喽啰疯狂地嚎叫：“都给我
杀，回去老子有重赏！”

丘阿朗却在此时匆匆来到了他的身边道：
“大当家的，我们被包围了，想办法赶快脱身
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吴阿来狠声道：“现在就来不及了！我们来
的路已经被陈星聚封死了，他们的人已经从四面
围过来了，现在只能硬往前杀！”看到丘阿朗不
动，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兄弟呀，你已经
看到了，你现在就是山寨的二当家的了，从今往
后，哥吃个蚂蚱绝少不了你一条大腿！但是，咱
眼下已经陷入了绝境，想要活命，就得拼命！你
明白吗？”看丘阿朗点头后又道：“这样啊，现在
你率几个兄弟从这里往里打，一定要在前边打开
个口子我们才有活路！”

丘阿朗点点头：“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他回头招呼了几个土匪纵身往村里冲去。吴阿来
也紧随其后由一群土匪簇拥着边打边向村子外边
移动。

就在此时，罗豹和几个教民出现在了山坡
上。看着村里闪耀的火光，又听到那里传出震耳
欲聋的喊杀声，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完
了，还是来晚了呀！”

一个教民凑前看了看，回头问：“怎么办，
罗爷？”

罗豹有些不耐烦：“怎么办？我怎么知道该
怎么办？他吴阿来是自己找死！谁也救不了他
们！”

那个教民道：“那咱回去就说他们已经死
了，神甫不就不怪我们了？”

另一个教民却认真说：“上帝不是要惩罚坏
人吗？土匪就是要受到惩罚的。再说了，凭咱几
个也救不了他们，咱们还是走吧！”说着转身就
要离去。

“回来！”罗豹喝住了他们道：“你们拿了神
甫的银子，敢不听他的？救了救不了先不管，我
们只能这样啊……”他向身后做了个进村放火的
手势，然后带头向村子跑去。

几个教民无奈，只好也跟着他跑下山去了。
此时的村里，丘阿朗正带着一群土匪由村里

向着村外冲杀，眼看就杀到了村口，突然，他们
停下了。

他们的眼前是一片燃烧的火把，火光中，乐
文祥已经带着一队横着火枪的官兵挡在村口，并
大喝道：“弟兄们！都给我把眼睁大点，土匪过
来就给我往死里打，谁放跑一个我扒了谁的皮！”

“土匪来了！打呀！”官兵中有人发现了往
他们这边跑来的丘阿朗他们。

随着喊声，一阵排子枪就射向了已经藏下身
子的土匪群。

土匪们一阵混乱，返身就又往村里跑去。
村里，仓皇而来的吴阿来和返回的丘阿朗碰

到了一起。
丘阿朗惊慌地叫道：“大当家的，不好了，

前边也被官兵堵住了，他们都是快枪，弟兄们冲
不出去！”

“奶奶的！看来老子这回是要把小命搁到这
儿了！”吴阿来有些泄气：“老三，不，现在你是
二当家的了，我看你的身手不像是干我们这一行
的出身，现在来不及说其他了，你说吧，咱们眼
下该怎么办？哥哥听你的！”他求助地看着丘阿
朗。

此时的丘阿朗倒真的露出了一个职业军人的
本相：“从目前的情况看，官兵的主力是从村子
的两头向中间挤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在村里一
举全歼！”

“你就说怎么办吧！大家伙儿都听你的！”
众人齐声附和：“请二当家下令！”
丘阿朗此时倒真的成了土匪的主心骨：

“好！听我命令，全体弟兄集中兵力从村子的中
间往外冲，如果我猜得不错，冲出村子后边就是
大山，而堵在那里的一定是中庄和七庄的老百
姓，全部是乌合之众，不经打，只要我们冲到山
上，官兵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弟兄们，跟大当家
的杀！”

“杀！”土匪们在吴阿来的带领下呐喊着掉
头向村外冲去。

落在最后的丘阿朗四下看了看，脸上却露出
了阴险的狞笑：“愚蠢的中国人，帝国的武士不
陪你们送死！”见没人注意自己，转身就朝着相
反的方向跑去，瞬间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村外，一阵杀声响起，在火把的照耀下，手
持各种武器的山胞在大甲司和长老的指挥下扑向
冲出村子的土匪。

冲到村口的土匪已是惊弓之鸟，吓得又往村
里退去。最终，土匪们在村里的庙前聚拢在了一
起。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五）

■余 飞

■特约撰稿人 何志敏
不到三更天，她就醒了，脑袋木沉沉，满脑

子都是他的影子，被高原紫外线照得黝黑的脸
上，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和被她“将军”时嘴角
微微上翘的憨憨的笑容……

她和他是在军地联谊会上认识的。她从小就
向往军营，考大学时差两分没有考上军校，绝了
军营之路，却不绝爱军之心。随后，毕业、工
作、相亲，不觉中，她成了大龄剩女。她明白，
自己心中始终有个结：军人。

那次联谊会上，他太普通、太其貌不扬了。
外貌黑，显得老不说，个头顶多一米七，距她心
目中威武神勇、英姿勃发的军人形象实在是相差
十万八千里。当时，她是抱着同情弱者的心理主
动走向他的。他独自坐在晚会一角，寂寂无语。
她邀请他跳舞，他有些腼腆地说不会。她执意请
他跳，果真不会，半曲未了，就踩了她好几脚。

回座位时，他那个为她凳子拂尘的小动作，让她
为之一动：这个男人好体贴。他讲肩上的军衔和
胸前的资历牌、他可爱的兵、美丽的高原驻地。

渐渐地，他的身影竟在她目光中伟岸起来
了，那张粗糙的黑脸似乎也白了许多。

她的心动了。
于是，她开始收到字迹隽永的、来自西北某

信箱的来信，一月两封，很准时。截至上月底，
一共六十三封，厚厚的一摞儿。

现在，她把这厚厚的书信用金丝线细细地捆
扎好，又展开一块红布包起来，她紧紧搂在怀
里，眼泪止不住簌簌而下——那清秀的字体，烫
人的话语，绵绵不绝的情思，在吞噬着她的心
脏，啃咬着她的肝肺。

许久，她抬起头，看到桌旁那个大蓝布包，
里面除了给婆婆治疗腿风湿的二十付中药外，还
有给婆婆买好的两身新衣服，一身上褐下灰的棉
绸单衣，一身浅蓝的带襟棉衣和一双平跟软底布
鞋。靠桌边竖着的那根泛着红褐色漆光的拐杖，
是她跑了好几个商场才买到的，婆婆那根用作拐
杖的破竹竿，早该丢弃了。新拐杖中间折叠着小
圆凳，不管走到哪儿，随时可立可坐。挨着拐杖
平立的那个红皮箱，是给小姑准备的，里面是她
给买的几件女孩子穿的内衣和几盒她用不完的化
妆品。毕竟，小姑子高三了，是大姑娘了，得注
重穿着打扮了，不能光顾学习。对了，她专门托
人找的两本高三高考复习资料可得装进去，小姑
子正有用，千万忘记不得。

天渐渐亮了起来，犬吠声隐隐可闻。她揉揉
肿胀的双眼，开始洗脸化妆。眼影要打，腮红要
扑，嗯，口红，鲜红色的，更不能少。今天，她
就是新娘了，她要画得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
让他看到，让他高兴，让他心安。她今天要穿上
洁白的婚纱，做他的美丽新娘……

院子里，大门处，胡同口，都贴上了大红的
大双喜字，婚礼的喜庆从院子顺着胡同一路朝大
街洋溢出去，半拉县城都弥漫着他和她婚礼喜庆
的气息。人们来来往往，庄重而悄然地忙碌着，
似乎在等待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

鞭炮响起来，飞扬的炮纸把胡同铺成了红地
毯。车的鸣叫，人的喧哗，打破了婚礼前的宁
静。他来了！接她来了！她的心狂跳起来。

两个士兵并排踏着正步走来，后面簇拥着穿
绿色军服的一干人，宛如一条绿色无声的河流，
默默向前涌动。她穿着洁白的婚纱迎上前去，脚
下猩红色的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很稳。
太阳凝固在了头顶，流云躲在了树后，小鸟不知
其踪。她走到了士兵面前，缓缓伸出戴着白色细
纱手套的双手，接过他——方方正正的党旗覆盖
下，镶嵌着他面带微笑照片的古铜色骨灰盒。部
队首长郑重地把烈士证书放在骨灰盒上，向他和
她，庄严地致军礼！

她竭力压制着眼眶涌动的泪花，像抱着一个
熟睡的婴儿，低下头，对着骨灰盒喃喃耳语：亲
爱的，你推迟了三次婚期，今天，我们完婚
了……

婚 礼
■党 辉
老伴自从选购了一款智能手机后，首先学

会了建立微信好友群，将五十多年前上山下
乡、一个锅里捞稀稠、建立深情厚谊的兄弟姐
妹们拉了进来，号曰“老知青群”，众人皆称
其为“群主”。他们平素联络不绝，不断组织
联谊活动，除了本市的知己们定期“坐坐”
外，还先后结伴远足洛阳，观赏牡丹；西赴鹰
城，游览花海；北去陵川，拜访“郭亮”；南
渡漓江，再赴港澳……本地的“知青们”也多
次邀请外埠的战友们返回“娘家”，或畅叙友
谊，共忆峥嵘岁月；或举杯痛饮，共祝身体康
健；或更换艳丽服装，徘徊徜徉在漯河街的

“情人桥”畔……每每出游回来，老伴都会打
开手机，翻出美照让我欣赏，其自豪、满意的
神情和笑声，顷刻之间便溢满小小陋室。

今年开春，老伴和密友应邀赴洛阳旅游，
归来之后，她换上了一身既合体又刺眼的玫瑰
红旗袍，那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流露出来的欢
喜，让我暗忖：她是着实喜欢旗袍呀！

没过多久，老友们再度聚首。只见众女士
人人身着旗袍，她们欢声笑语，畅所欲言，摆
出各样姿势，让男同志们记录下她们寻回的青
春年华和飞翔已久的心愿……

旗袍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内敛和风
韵，可以婉约地勾勒出女性的身体曲线，将含
蓄与性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旗袍不仅仅
是一种衣着样式，还代表着中国女子的一种生
活情趣和审美追求，表现着她们的性格和气

质。
旗袍的特质，会使女子感到自信，使她们

在公众场合始终能保持一种温柔、宁静、优
雅、端庄。

可是，50年前，正值青春的老伴，对“旗
袍”是想也不敢想、梦也不敢梦。那时候，茫
茫人海，不是草绿，便是深蓝。记得我们第二
次见面时，我托人从上海买了件米黄色的确良
衬衫送给她，就让她欣喜若狂，当场脱去了油
渍渍的劳动布工作服，换上新衣，美滋滋地对
着小镜子看了又看。

40年前，我们有了一双儿女，终日奔波在
车间—托儿所—宿舍之间，为生活忙碌。30年
前，已经改革开放了，举国上下都在争相和时
间赛跑。儿女已经脱离手脚，但是我们仍然没
有挣脱桎梏，思想仍然局限在随大流的境界。
20年前，我们先后加入退休职工的行列之中，
工资待遇仅能保证衣食无忧，即是有更换华服
的冲动，也是无能为力。

10年前，我陪老伴赴华东一带旅游。在一
家商店看到一件真丝旗袍。细细密密的滚线，
精致而不张扬盘扣，暗紫罗兰的花纹高贵典
雅，无论长短、胖瘦，还是腰围、花色，老伴
都非常喜欢。一问价钱，要近五百元，老伴顿
时无语，拉上我匆匆离开。后来，我们又去了
上海南京东路、延安东路的数家服装店，也相
中几款旗袍，但都因价格不菲而未能入手。看
她那留恋的眼神、徘徊的脚步，我暗叹自己心
有余而力不足。

那时，她对旗袍即便倾心，也只能仰视作
罢。如今，我们经济独立，身体健康，对旗袍
的爱恋再也不局限于心中一想了。这不，她一
下子从洛阳带回两件旗袍。

记得有人说过：“一个女人，一定要有一
两件属于自己非常独特的衣服，虽然这衣服一
年之中只有一两次机会可以穿，但就是这一两
次，就足以让你明显与众不同！”我也认为，
老年人辛苦劳累了一生，要脱去世俗观念，取
悦自己，而不是取悦别人。

旗袍之恋

■特约撰稿人 沈进华
绿锁长堤，红映清波，十里弄晴。正春深

寂寂，景明日暖；云浮淡淡，燕语莺鸣。水溅
花腮，风舒柳眼，两岸斜阳对落英。销魂色，
看绿肥红瘦，羡煞芳卿。

残花笑我多情，恨春意阑珊误半生。任垂
杨垂柳，蜂游蝶戏；飞花飞絮，霞蔚云兴。雨
细如愁，风清似梦，是处癫狂一羽轻。问红
雨，忍春光渐老，离绪无声。

沁园春·春恨

■遂 君
一行柳绿临春水，几树梨花共白头。
阡陌拟将轻尘踏，微风持酒不须筹。

春日杂感 春
到
沙
澧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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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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